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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璧记
高洪波

    中国玉器中，顶数
玉璧使用率最高。而玉
璧的价值，譬如“和氏
璧”，值十五座城池，加
上蔺相如一腔热血和爱
国忠君的赤诚，所以后人才有“连城璧”
之说。

和氏璧的故事背后是卞和的悲剧，
他为这玉而断手折足，徒剩悲泣，实质上
是人才不为君主赏识的亘古矛盾，是千
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浩叹。有趣的
是我就碰上了这样一枚玉璧。
潘家园旧货市场摊位极多，每个小

贩占一席之地，摆放上自己的货
物，任人选购，他们神情或严肃或
沉稳或笑容可掬，有的还齿牙伶
俐，贬损有加，这类小贩多为天津
人；有的口无二价，斩钉截铁，这
类小贩多为东北汉子。在这诸多商贩中
有一位大汉，身高几达一米九，着蒙古
袍，戴亮蓝色的帽子，十分扎眼，这是一
位有着蒙古族血统的贩子，他的面前有
着一批红山文化特征的石器、辽金风格
的马具，有时还有不知从哪一座喇嘛寺
里采购到的蒙文佛经、念珠，总之，这位
叫巴特的大个子是潘家园旧货市场的一
道风景。
巴特的脚下放着一块石璧，大若一

个中号的盘子，中间有孔，四边斜磨成刃

状，从器型上判定，应是
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器
物，只是石璧色泽黝暗，
看上去不美观，故而这
块石璧搁在巴特脚下，

足足有好几个月。
每见到买主，譬如像我这样的熟悉

的客人，巴特总向我们推销这块石头，
他认真地说这不是石璧是玉璧，他指天
发誓，说石化的只是外壳，内里笃定是
玉……掂掂巴特急于推销的宝贝，虽然
价格不贵，但谁也下不了决心，石与玉
之间毕竟有本质的区别。

忽一日见到巴特，见到巴特
的同时也见到一块似曾相识的大
玉璧，五彩焕然，磨制一新，一问，
果然是从前那块不起眼的石璧，
由于无人问津，巴特一气之下请

一位河南朋友进行打磨，打磨过后，虽然
毁坏了昔日古拙的历史感，但玉质毕现，
摸上去温润无比。
我买下了这枚硕大的玉璧，玉璧上

还保留着一块小小的石质斑痕，证实它
昔日丑小鸭般的身份。而今这玉璧已不
再具备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只有像我这
样曾无数次目睹且熟视无睹过的人，才
有可能买下这件被毁坏过的玉璧，买下
的同时，也买下了一段历史、一个故事、
一种哲理。

妈妈二事
任溶溶

     腊肠
我母亲自

制腊肠。她知道
我不吃肥肉，就
做出精瘦的腊

肠，还有肝肠。真是好妈妈！我想念我的好妈妈！
鱼肠

有一回，女儿弄来一副鱼肠，要给猫
吃的。妈妈一看，这么好的鱼肠给猫吃，
太可惜了。于是她煮了个蒸鱼肠给我吃，
太好吃了！

行走在吟诗的渔村
付 婷

    上海最后的渔村金山嘴渔村,历经千年,

数尽世间沧桑,活力依然,如诗般存在。
走进渔村,青石板铺就的主路延展开去,

两边林立的商铺、安静的小店，随即向上跨
过运石河桥，似乎从河水那里获得了灵感,化
身众多奔涌的小溪，倏忽间散入七拐八弯的
巷道中。老街的各个建筑串起了历史的一呼
一吸，如同风格迥异的诗歌在此处交融，诉
说着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渔民世世代代的生
活通衢，也是渔村生生不息的强劲脉搏。老
街在变化中见证着渔村的发展：渔民老宅、
妈祖文化馆、菜市场、小商店、酒吧、民宿、书
屋、咖啡馆……理想和生活在这里交织，传
统和现代在这里碰撞。

渔民老宅，保留完整的一栋古宅，原
汁原味地呈现了过去渔民的生活场景。一
砖一瓦、一桌一椅、一筷一碗，恍惚间让
人回到了一百多年前：海风吹过老街，昏
黄的渔灯下，渔嫂安排好孩子们的食宿，
开始了夜晚的工作，补衣服、织渔网，默
默思念着海上捕鱼的丈夫，不知道何时才
能回归。渔民老宅就是一首静默的古风诗，
无需言语却饱含沧桑与心酸，诉说着渔民
生活的不易。

千百年来，渔村人与天斗与海斗，在
风浪中闯荡，不惧生死，但又有着敬畏生

命、感恩大海的情怀。在妈祖文化馆，通
过对他们虔敬信仰的追寻，就能体会到渔
村精神。在这里，能看到渔村人踏浪搏击，
能听到他们在风雨中仰天长啸。阅读展馆，
就是在诵读一首属于男人的、充满着海味
的豪放派长诗。

转眼间来到运石河桥，这座桥并不高

大，但历史悠久，是金山海堤形成的见证
者。踏上小桥远望，霓虹灯光和水面粼粼
的波光相映，微风拂面顿觉身心舒畅。最
吸引人的还是桥头的那个招牌：我在桥头
等你。你在桥头等谁？谁又在桥头等你？
是谁在等待着谁？短短一处清新小句，令
人浮想联翩，浪漫诗意跃然而出。

隐在老街的巷道中，有一处“渔民画
工作室”，是在渔村人杨火根老人老屋的基
础上，原址原貌修建而成的。渔民画是杨
火根开创的以描绘渔民生活为题材的绘画
作品。杨老师自小在渔村长大，对渔业生
活有着特殊的感情。祖辈的艰辛是渔村人
抹不掉的记忆，没有相机、无法记录，老

人只能用画笔凭借回忆将过去的生活一一
重现。现在，这些画作被刻在了墙上，印
在了老街上，将渔村精神传承于后人。打
开杨老师的画卷，画面上仿佛流动着一首
又一首的叙事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
深深触动你的内心。

沿着巷道来到祥鱼湖畔，坐在湖边的
木栈道上聆听湖上酒吧驻唱歌手深情弹唱，
晚风中夹杂着氤氲的酒气和迷蒙的水雾，
一切仿佛是在梦中。静静的湖，犹如少女
明眸，柔情凝望每一位路人。湖边一堵古
朴的长墙，是渔业村委精心打造的“诗歌
墙”，镌刻了充满海渔风味的诗歌，成了渔
村的一道风景线。这些诗歌是“海渔诗社”
根据渔村历史和渔民生活经历量身创作的。
游客们往往驻足于此，细细品读，浅唱低
吟中感悟渔村历史变化。

漫步老渔村，就像走进了一首行走的
诗，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纵情高歌，让人
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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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先生是会画国画的，谁也没有见他拜过师，也不
曾听说他临过芥子园画谱之类。可他就是会。不过会画
画的夏先生轻易不动笔，他就是夏家二先生，街坊邻居
这么叫他，固然是一种尊重，可那语调抑扬顿挫，似乎
就有那么一丝是说他做什么都懒懒散散、漫不经心，所
以二先生才是微胖的，你看那大先生就明明是个瘦子，
做什么都一板一眼，周周到到，累心得很，不瘦才怪。
二先生是兴之所至，兴致来了，就涂上几笔吧。月

下的梅花，石上的兰花，都不在话下。尤其那月色，朦胧
的，皎洁的，就在他一念之间。而后沙沙沙，拖上两行题

款，一笔好看的行草，偏也微胖，好像每
一个都是微型的二先生，白白净净，妥妥
帖帖。

很少有人亲眼看二先生画画，也难
怪，在老家，他没设自己的画案，而他在
上海的寓所，也不是人人一脚就能跨到
的。但大家时常听他谈画，也不知是他亲
历的还是听说的，也不知真的假的，假的
也像真的，可有时候，因为还蛮精彩，真
的又有点像是假的了。又好像不过是二
先生会吹罢了，从小听扬州评话长大的，
听多了总也会一点说书的本事的。

话说那是正月初二的群英会。全城的名人济济一
堂。文人墨客的团拜总要有一点墨香，自然是集体作画
题词。
长长的画案上，铺着软软的羊毛毡子。毡子上有着

斑斑点点的墨汁印迹。一张八尺整宣铺展开来。一方端
砚上一汪不稠不稀的油烟墨汁，是事先请人慢慢磨好
的。隔壁桌子上，还有人继续磨着。
这第一个下笔总是左谦右让。王老，王老，请，请，

请。哎呀，不敢不敢。就跟吃饭落座一样，
左谦右让，总算开始。这么一个接着一
个，谦让的人便越来越少，室内鸦雀无
声，倒有一丝紧张严肃的气氛飘起来。

哎呀，虽不说话，一个个的脑子里急
急忙忙地盘算着，我画什么，怎么画！

画画也是天天画的，也画了不少年数，然而，毕竟
是同台共演，同台就是一下子高低立现的。

讲到这里，二先生插入一句评论: 要看字画的好
丑，很简单，就把几幅字画挂起来，看倒还是不倒。那个
差的，一看就是，倒了倒了，倒了，倒了。
六岁的我听着也心领神会，嗯，理解的，紧张的，谁

也不想立刻就被别人或是被自己看出，哎呀，倒了，倒
了，倒了，倒了。尽管没人说出来，可这个脸丢不起，大
过年的！

眼见着，这个画一丛水仙，那个画一大束牡丹，真
是个姹紫嫣红，争相斗艳。一个个不再谦让，不能再谦
了，再不落笔，花呀草的，都给人画完了，整宣从左到
右，眼见着也没个地方了。
只有一人偏偏还来迟了，还不紧不慢，临了到了他

落笔，众人有暗自看热闹的，有替他着急的。这人在画
幅正当中，在牡丹花丛里，噌噌噌，仿佛画竹竿子一样，
生出一个枝干，在高出所有的花儿草儿半尺地的空中，
蘸着调开的赭黄，唰唰唰，开出一个大脸盘来，一个葵
花的大圆脸。
“哎呀”，众人心中大惊！二先生突然叫了一声哎

呀，这像一声惊堂木，叫出了众人心中的叫。“这气魄，
这气魄！”二先生摇头，又摇头。我发现，摇头不单是批
评呢，原来佩服也可以摇头。
二先生只顾着自个儿摇头，根本不在乎谁听了没

有，倒像是他自己面对着一株灿灿的葵花，握着那只画
葵花的毛笔。

雪夜寄子美
高 昌

          白雪随诗至，长安寒渐浓。

石壕贫可脱？ 茅屋酒堪逢。

情贮三千顷，流光百万重。

披襟大唐去，一览小群峰。

———潘家园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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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三姐扛着行李，
匆匆赶往十六铺码头，坐
船去宁波乡下。避开那些
不断上门催我们去边疆插
队落户的男男女女。那个
村是母亲的出生地，有舅
舅舅妈、表哥表嫂
一大家子在。
推开老宅的木

门，院子里平静的
生活被我们搅乱
了。

日子不长，七
姨八姑，见我们姐
弟俩呆在家里无活
可干，又看三姐长
得漂亮，便上门对
舅妈嘀咕：找人嫁了吧，让
她自立门户，省得在家吃
闲饭。村里哪个门户，谁家
的儿子，说得有板有眼。
我一直懵懂无知。这

些，都是很多年之后才知
道的。
初春二月，早晨，穿过

田埂，到三桥镇去。刺寒的
风中，我看见三姐的表情
沉闷而忧虑。三座桥的两
侧和河边廊檐下，摆满菜

摊。不少菜摊是男女组合。
男的是年轻农民，边吆喝
边称重；女的是城里知青，
管收款，表情呆滞。不知是
已成夫妻，还是尚在恋爱。
三姐路过摊位前，跟我说：

这些女的挺倒霉
的，以后的日子怎
么过啊。看她们时，
眼光里满是怜惜。
我们离开了舅

舅家。我曾经陪母
亲回乡养病，三姐
却从此没有再回村
里一步。乡愁，在她
的记忆里，浮现着
菜摊旁女知青忧郁

的目光。
我与三姐选择去了大

兴安岭。我们要在几千公
里外荒漠原始的森林里，
一起相依生活。知青专列
启动了，站台上、车厢里一
片哭声。唯有三姐不哭。不
知道她心里是否有逃脱了
那场婚姻的庆幸。或是在
弟弟面前，要表现出当姐
姐的呵护。父亲沿
着站台，一边奔跑，
一边大声嘶喊：阿
明，坚强些！三姐使
劲向父亲挥手：阿
爹，放心！别跑了！父亲心
里一定记得，几年前被“抄
家”，只有这个女儿，在一
片吵嚷声中，手指着“造反
派”论理。

绿皮火车“咣当、咣
当”向北行进。三姐疲惫地
趴在了小桌上，我迷糊着
想起与三姐儿时的往事。

有几天，母亲出去办
事，交代三姐买菜、做饭。
一天早上，三姐对我和小
弟说：我们一起去吃大饼
油条吧。我和小弟高兴极
了，这是我们想吃而吃不
起的早点啊！记得有一次，
母亲买了一根油条回来，
把粘连处撕开，一根油条
成了两根，再把两根油条
剪成寸段，佐餐泡饭。我蘸
酱油后，小口咬一段，就把
一碗泡饭送下了肚。

我问三姐，你哪来的
钱？

她说，从母亲定额的
菜金里省下的。

三姐比我大一岁，那
年，也就十三四岁。

卖烧饼油条的摊头，
在离家不远的一条窄巷
口。炸好的油条挺立在铁
筐里，刚出炉的烧饼散发

着葱和芝麻的香味。我对
着三姐傻笑。

三姐买了三根油条、
三个烧饼，没想到又买了
三碗咸豆浆。烧饼三分，油
条四分，咸豆浆要五分一
碗，最贵。这是一个完整标
配了。找桌子坐下，姐弟三
人围着，享受平生最隆重
的早饭。
回到家，还在幸运地

回味烧饼上怎么有那么多
的芝麻，小弟突然呕吐了，
接着又捂住肚子要拉。我
和三姐也吐了起来。

三姐转身就去
找摊主。回来说，是
豆浆没煮透，也有
别人吃了吐的。
寒冬，我与一

帮男人踩着近膝深的积雪
上山伐木，三姐跟随着去
砍打枝杈。她不安的眼光
瞟过我的锯把，看着一棵
又一棵大树在我们蛮力吼
叫的“顺山倒”中，缓缓地
倒向山坡，撒落下一树雪
花。那天半夜，木刻楞宿舍
突然着火，我要冲进宿舍
抢出父亲送我的皮包，皮
包里有冯老师借我的鲁迅
先生的《两地书》，我答应
探亲回家要还给她的。三
姐一把拉住我：火势太猛，
来不及了！瞬间，大火冲天
而上，染红了暗黑的树林
和大半个夜空。
慌乱了一夜，躺在临

时搭建的帐篷里，遥远的
家，如幻影，环绕着我的孤
寒。
我可以回到离家很近

的城市，却要与三姐分别
了。我们俩已在大庆油田
工作。她成了大庆油田研
究院流体力学研究室的一

名科研人员。在家属区的
小屋里，有了一对双胞胎
儿子。夜晚，在摇篮边的灯
光下苦读英语。
研究院冰雪覆盖的小

路两边，高大的杨树护卫
着一幢幢白雪盖顶的红砖
房，四周一片宁静。这是一
个透着神秘的地方，聚集
了一批我国优秀的石油科
技专家。三姐从故乡的田
埂小路“逃离”出来，到了
这个神秘之地，她要将多
少闲暇时间花在读书和思
考上，才能和这些专家在
红砖房里对话？在静谧的
小楼前走过，想到这里的
人对三姐的接纳，让我生
出了一种惜别之情。
从此，我生活的日常

里不会再有三姐的身影
了。
多年后，传来三姐的

双胞胎儿子考入大学的消
息。老大被清华录取，老二
被家乡的同济录取。此事
让很多人感到新奇。记者
问她，你这个当妈妈的有
什么教子经验与读者分
享？三姐说，哪有什么经
验，我有的只是在这个时
代中的经历。
这时，我年少时的三

姐从很远的场景中走了过
来。三姐当年的经历，能演
化为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方
法吗？

责编：徐婉青

    高颜值书店是
一道文化风景，是隐
藏了精神财富的宝
地，请看明日本栏。


